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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卷! 商文毅决胜擒满四

! ! 花则一名，种分三色：嫩红、妖白、娇黄。映清秋佳景，雨霁风凉。
郊墟十里飘兰麝，潇洒处旖旎非常。自然风韵，开时不惹蝶乱蜂忙。

! ! 携酒独*蟾光!。问花神何属？离、兑"中央。引骚人乘兴，广
赋诗章。几多才子争攀折，嫦娥道三种清香：状元红是，黄为榜眼，白

探花郎。

这一只词儿是西湖诗僧仲殊赋桂花之作，调寄《金菊对芙蓉》，将三种

桂花比着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三及第，然状元居首，尤为难得，所以将红色桂花

为比，独有中三元者，更难其人，宋朝却有三个。那三个？

! ! ! ! 王曾! ! 冯京! 宋庠
这三个都是忠孝廉节、光明正大、建功立业、道高德重、学问渊源、真正不愧

科名之人。我朝共有二人，一是南直隶池州贵池县许观，后复姓黄，字澜伯，

洪武爷二十四年辛未，御笔亲赐状元及第，官为礼部侍中，是个赤胆忠心之

人，建文年间与兵部尚书齐泰、御史大夫练子宁、文学博士方孝儒一班儿忠

心贯日之人，一同辅佐。不期永乐爷靖难兵起，黄观草诏，极其诋斥。谁知

永乐爷是北方玄武真君下降，每每出阵，便有龙神来助，十战九赢，就到危难

之时，定有龟、蛇二将从空显灵救护。以此从北平直杀将过来，势如破竹，无

人抵敌。看看将近南京，事在危急存亡之间，建文爷慌张，草下诏书，命黄观

募兵上游，并督诸郡勤王，前来救驾。黄观急急领诏而去，到得安庆地方，谁

料靖难兵已打破了金川门。黄观闻变，大声痛哭，对人道：“吾妻翁氏德贞

行淑，素有节操，断不受辱。”即时招魂，葬于江上。明日，家中一人从京师

奔来，说打破京城之日，翁夫人与二位小姐一家俱被象奴拿住，夫人脱头上

钗钏付与象奴，叫象奴去买酒肴。待象奴去后，夫人急急携了二位小姐并合

家十余人口，一齐投在通济门桥下而死。黄观闻了痛哭道：“我道吾妻必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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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节而死，今果然矣。”后来永乐爷登了宝位，黄观到得李阳河，被使臣一把

拿住，要黄观入朝面圣。黄观徐徐对使臣道：“吾久失朝仪，今既入朝，必先

演习礼文。”就把朝衣幞头穿得端正，东向再拜，向着罗刹矶急流之中，踊身

跃入河中。使臣大惊，急急把钩子捞救，只钩得金丝幞头起来，只得把这顶

金丝幞头献于永乐爷。永乐爷因前草诏诋斥之故，大加震怒，束草为黄观之

像，把这顶金丝幞头戴在上面，碎!"#$其身，以示凌迟之意，抄没其家，并及姻
党。因此把《登科录》上削去了名姓，反刊第一甲一名韩克忠、第二名王恕、

第三名焦胜，所以人不知黄观中三元。过后三十年，清江县尹龚守愚念其忠

义，在黄观旧居之地建祠堂祭祀，至今南京赛工桥侧亦有翁夫人及二位小姐

祠墓。看官，你道黄观一家十余口人尽忠尽节而死，这样一个三元，岂不是

为我明增气、为朝廷出色的人么？有诗为证：

合门尽节从来少，若此三元事更奇。

为子为臣真大节，经天日月姓名垂。

又有诗为证：

靖难师来不可当，黄观捧诏督勤王。

谁知大数皆前定，赢得声名到处香。

这黄观是国初第一个三元了。第二个便是商辂。国初科甲之盛无过于

江西，所以当初有个口号道：“翰林多吉水，朝内半江西。”自商辂中三元之

后，浙江科名遂盛于天下，江西也便不及。此是浙江山川气运使然，非通小

可之事。在下未入正回，且把两个争状元的故事一说。两个争状元的究竟

都中了状元，世上有这样希奇的事！譬如别样可以人力谋求，若是“状元”

二字为天下之福，圣主临轩策士，御笔标红，此时前生宿世种下之因，亦是神

鬼护1之事。两个争状元究竟都做了状元，那“状元”二字却就像在他荷包
里一般的东西，随他意儿取将出来。可见人定胜天，有志竟成，富贵功名可

以力取，何况其余小事。在下做这一回小说，把来与有志人做个榜样。

话说杭州钱塘县一人姓李名2，字子阳，号东崖，他原不是李家的子孙，
他是于忠肃公之孙、于冕之子。于冕侍妾怀孕，正当忠肃公受难之时，举家

惊惶逃窜，于冕侍妾怀孕出逃，后来遂嫁于李家，生出李2。李2的父亲是
个穷人，李2自幼读书之日，每每出其大言要中“三元”，李2母亲亦每每帮
助儿子，共有此志。成化十六年庚子，李2考科举，正试见遗。李2拥住提
学道轿子禀道：“宗师老大人，若不取李2科举，场中如何得有解元？”提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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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立试果佳，遂取李2科举。钱塘县学起送科举之日，有五色鸟飞来，毛羽
可爱，栖于明伦堂梁上。众秀才群聚而观之，并不惊惧。李2胸中暗暗的
道：“此是文明之兆，吾当中解元无疑。”遂赋诗自负：

文彩翩翩世所稀，讲堂飞上正相宜。

定应览德来千仞，不但希恩借一枝。

羡尔能知鸿鹄志，催人同上凤凰池。

解元魁选皆常事，更向天衢作羽仪。

果中解元。那第二名却是绍兴余姚王阳明先生之父王华。那王华也是要中

三元之人，因李2中了解元，便气忿不过，对李2道：“子阳兄，我今年让你
中了解元，来科状元准定是我小弟了，断不敢奉让。你今休得要上京会

试。”李2道：“明年状元让你，下科状元又准定是我小弟了，便让你做明年
状元罢。”说罢，彼此大笑。李2果不进京会试，王华遂中了辛丑状元。李
2大笑道：“王年兄的状元是我让与他做的，我若进京会试，这状元如何到
得他手里？”癸卯冬天，李2将进京会试。他一个朋友锁懋坚，是西域人，长
于诗赋，知李2大才，自负不凡，有中状元之志，做只词儿饯行：调寄《正宫
谒金门》，云：

! ! 人舣画船，马鞍上锦鞯。催赴琼林宴，塞鸿里暮秋天。绿酒金杯
劝。! ! 留意方深，离情渐远，到京廷中选。今秋是解元，来春是状
元，拜舞在金銮殿！

李2果中状元，官拜翰林院修撰，后来做到南京吏部侍郎。那浙江志书上，
载他做祭酒的时节，能振起师模，不负所学。住在吴山下，环堵萧然，死之日

家无余财，是有德有品之人。那王华做到吏部尚书。两人声名人品，都可谓

不愧科名者矣。有诗为证：

富贵可以力求，功名夺得头筹。

说与有志男子，何须羡彼王侯！

话说那中三元的商辂，字弘载，号素庵，谥文毅，是浙江严州府淳安县

人。他的父亲是严州府一个提控，住于公廨之中，在衙门数年，一味广积阴

德，力行善事，那舞文弄法的事，不要说不去造作，就是连梦也都不曾做，甘

守清贫。他母亲也是个立心平易之人，若是那没天理枉法钱财，夫妻二人断

然不要。大抵在衙门中的人，都要揉曲作直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上瞒官

府，下欺百姓，笔尖上活出活入，那钱财便就源源而来。商提控一味公直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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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那枉法的钱财，自然家道清贫。夫妻二人常对天祷告道：“我不愿枉法钱

财，但愿生个好儿子足矣。”正是：

! ! ! ! 公庭里面好修行，不受人间枉法钱。
话说淳安府一个人姓吉，排行第二，被仇家诬陷。那仇家广有势力，上

下都用了钱钞，将吉二下在牢里，要置之死地。商提控怜吉二无辜，一力扶

持出来，保全了性命。正是：

! ! ! ! 当权若不行方便，如入宝山空手回。
话说商提控救出了吉二，那吉二感恩无地，无力可报。一日，商提控从吉二

门首走过，吉二一把拖住商提控衣袖，再不肯放，邀到家里坐地吃茶，商提控

苦辞不要。怎当得吉二抵死相留，吉二一边走去买些酒肴回来，叫妻子孙氏

整治。那孙氏颇有几分颜色，吉二叉手不离方寸，对孙氏说道：“我感商提

控之恩，无力可报。今日难得大恩人到此，我要出妻献子，将他饮到夜深时

分，你可出去陪宿一宵，以报他救我性命之恩，休嫌羞耻则个。”孙氏只得应

允。安排酒肴端正，吉二搬将出来，请商提控吃。商提控甚是过意不去，一

杯两盏，渐渐饮到夜深时分，吉二托说出去沽酒，闪身出外，再不回来。商提

控独自一个，却待起身，只见门背后闪出那个如花似玉的孙氏来，深深道个

“万福”。商提控吃了一惊，孙氏便开口道：“妾夫感恩，无地可报。今日难

得大恩人到此，妾夫情愿出妻献子，叫奴家特地出来劝提控一杯酒，休嫌奴

家丑陋则个。”说罢，便走将过来斟酒。商提控惊慌，急急抽身出外而去。

回来对妻子说了，以后再不敢打从吉二门首经过。三日之后，夫妻二人都梦

见本府城隍之神对他说道：“子累积阴功，广行方便，上帝命我赐汝贵子，以

大汝门户。”就把手中一个孩儿送与他夫妻二人，遂腾云而去。从此妻子怀

孕，生下商辂，那时是永乐甲午二月二十五日。生下之时，满室火光烛天，合

衙门中人都见有火，尽来救应。太府亦见火光遍室，衙役禀说公廨失火，太

府急急收拾紧急文书，一壁厢叫人救火，一壁厢叫人防守库狱。顷刻间来报

道：“并无火烛，只是商某家生下一个孩儿。”太府大惊道：“此子必然有异。”

就分付左右道：“待此子满月之日，可抱来一见。”满月之日，商辂父亲抱见

太府。太府看他目秀眉清，神气轩豁，啼声响亮。太府抱在膝上，欢喜非常，

对他父亲道：“尔子上应天象，必非尘凡之器，他日必为朝廷大瑞，与国家增

光者也，岂徒科名而已哉！尔好为看视教训，待其成立，断能大尔门户也。”

就命将黄凉伞罩送之而出。后来渐渐长大，读书识字，便出口成章，一目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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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下笔磊磊惊人。宣德十年乙卯中解元，那时只得二十二岁。进京会试不

中，李时勉做祭酒，一见商辂，便知他是个非常之人、公辅之器，异常敬重，就

教他读书于东厢之后。到正统九年乙丑会试中会元，廷试状元及第，那时年

三十二岁，官拜翰林之职。后来他父母都受了诰命，真是阴德之报。在下先

将他父母的阴骘!报应说过了，方才下文说商辂本身的立朝事业，为朝廷柱

石，千载增光。有诗为证：

阴德昭昭报不差，三元儿子实堪夸。

山川灵异俱闲事，只是《心田》二字嘉！

不期己巳年，正统爷幼冲之年，误听王振之言，御驾亲征鞑虏也先，失陷

于土木地方。败报到来，满朝文武惊惶无措。幸得兵部尚书于谦力主群议，

请景泰爷监国，以安反侧。商辂竭力辅佐于谦，共成此议。有个不知利害的

徐! "#$!，创为南迁之计。商辂与于谦，并内臣全英、兴安共为唾斥，方才
人心宁定。商辂因于谦在山西河南做了十九年巡抚，熟于兵机将略，凡事有

老成见识，故事事听他说话，遂协同于谦文武等臣，经略战守。后来正统爷

回朝，商辂奉命到居庸关迎接回来，居于南城。锦衣卫指挥卢忠上奏，妄说

南城事体有不可知之变。景泰爷大怒，穷治不已。商辂对司礼监王诚说道：

“卢忠本是个疯子，岂可听信他胡言乱语，坏了大体，伤骨肉之情。”王诚将

此言禀与景泰，景泰爷方才大悟，将卢忠杀死。后来景泰又要易正统爷东

宫，众臣共议。商辂道：“此国家大事，有皇太后在上，臣下谁敢轻议？”景泰

不听商辂之言，毕竟易了东宫，升商辂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学士。景泰五

年，礼部章纶、御史钟同，因景泰爷所立东宫遘疾而死，遂上本要复立正统爷

太子。景泰大怒，要将二臣置之死地。商辂力救，免得章纶一人。后景泰爷

正月病重，商辂同阁老陈循议请复立正统爷太子，商辂遂于奏疏上增二语

道：“陛下为宣宗章皇帝之子，当立宣宗章皇帝之孙。”正要明日奏进，不意

石亨、徐有贞一干人；斫进南城，迎接正统爷复登宝位，遂将兵部尚书于谦诬

致死地，深可痛惜。次日正统爷召商辂并阁老高谷到于便殿，慰安道：“朕

在南宫，知尔二人心无偏向。如今正要用尔，宜用心办事，且计议改元年

号。”就命商辂草诏。石亨私自对商辂道：“今年赦文须一抹光，不须别具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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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。”商辂道：“自有旧制，孰敢擅改？”石亨大怒，遂诬奏商辂，要与于谦一同

处死。内臣兴安要救商辂，乘机禀道：“当时此辈附和南迁，不省将置朝廷

何地。如今恃着夺门之功，便敢如此大胆放肆。”正统爷方才解了怒气，止

削商辂官爵，原籍为民。商辂免得作无头之鬼，归来道：“今日之余生，皆天

之所赐也，怎敢干涉世事？”因此纵游于西湖两山之间，终日杯酒赋诗，逍遥

畅适。后来正统爷在宫中每每道：“商辂是朕所取三元，可惜置之闲地。”屡

欲起用，怎当得左右排挤之人甚多，竟不起复，在林下!十年。

成化爷登基，追念商辂当日之功，遣使臣驿召到京。那时还未有复职之

命，朝见之日，方巾丝绦，青布圆领，自己称道：“原籍为民臣商辂，行取到京

陛见。”成化爷龙颜大喜，仍复原职，入内阁办事。那时皇庄甚为民害，商辂

奏道：“天子以天下为家，何以庄为？”后因地震，上疏乞休，不准所奏。一个

御史林诚，又因星变，诬奏商辂不职，因说景泰间易储之事，商辂因而求退。

幸得成化爷是个圣主，不听林诚之言，反加林诚之罪，遂批下旨意道：“朕用

卿不疑，何恤人言？”商辂又恐伤了言官，有负圣主之意，随上一本道：“臣尝

劝上优容言官，已荷嘉纳"。如修撰罗伦等，皆复收用。今因论臣而反责

之，如公论何？”成化爷就从其言，仍复林诚之职。又召商辂到御榻前，勉慰

再三，遂升为兵部尚书，仍兼学士，又改户部尚书。十一年，兼文渊阁大学

士。一日召见，议及景泰爷监国之事。商辂恳恳奏道：“昔景泰有社稷功，

当复帝号。”兴安遂流下泪来。成化爷亦流泪，因而遂复了帝号。后来成化

爷深知于谦有保社稷之功，被石亨、曹吉祥冤枉而死，后石亨、曹吉祥俱以谋

反诛死。于谦之子于冕上疏白父亲冤枉。成化爷深怜其忠而复其官，赐祭。

商辂遂作制辞道：

! ! 当国家之多难，保社稷以无虞；惟公道而自持，为机奸之所害。
在先帝已知其枉，而朕心实怜其忠。

金英、兴安读了道：“唯吾与尔亲见其事，深知其功，他人不能知也。于谦有

灵，死亦瞑目矣。”天下因诵而称之。自此之后，于谦之冤始大白于天下。

且不说商辂随事有补衮之忠，再说嘉兴府一个具经济之才出色的人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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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姓项，名忠，字荩臣，谥襄毅，是正统七年进士，为刑部员外郎。随正统爷

亲征，失陷土木，鞑靼着他牧马于沙场，剥去了衣服，胡服胡衣，囚首垢面，蓬

头跣足。项忠受这苦楚不过，骑了他一匹好马，潜地逃归，从间道而走，远远

望见胡骑出没，又恐被他拿去，只得昼伏夜行。争奈不识路径，望北斗南走，

走过四夜，不知经了多少路程，连马都走不动了。项忠自觉心下慌张，只得

弃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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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行，渐渐走到一条死路，是插天的高山。这山名为石城山，团团似个城子

一般，悬崖峭壁，有数千丈之高。项忠叹息道：“吾死于此地矣。走到天尽

头，却怎生区处？”彷徨四顾，却似有路可登，只得攀藤附木，一步步挨将上

去，渐至山顶，周回一看，原来这山四围都高，竟像城墙模样，山顶宽平，可容

数千人之多，独中间有路一条可上。项忠看了形势，暗暗道：“此地甚险，若

屯数千人于其中，虽千军万马不能攻也，但无水泉耳。”说罢，肚中饥渴之

极，脚跟肿痛，行走不牢，一交跌倒在地。倚石叹息，看看垂死。恍惚之间，

见一个金甲神人扶他起来道：“此尔异日发迹之地也。”说罢不见，但见一大

块物遗弃地下，项忠近前一看，却是一大块肉干。项忠取而食之道：“怎生

得一口泉水救命方好？”遥望见山下一股清泉，项忠一步步探将下来，走到

泉水边，吃了数口，方才神清气爽道：“今番有命了。”那泉水离山有数里之

遥，项忠暗暗的道：“若断绝了这股泉水，此山之险，亦无所用之矣。”遂放开

脚步逃命，共走了七夜，才到得宣府。关吏来报了御史张昊、巡抚罗亨信，传

令放进关内。进得关内，一交便跌倒地下，晕死多时，用姜汤灌下，方才苏

醒，一步也走不起。看其脚下有刺蒺藜数百，罗亨信叫人与他拔去，拔了数

日方才拔完，共有一升之数，满脚红肿，皮肉裂开，血流不止，病卧了三个多

月，方才走得起，有诗为证：

吉人自有天相，临危自有神扶。

若非功名不朽，准准死在穷途。

话说项忠自病好之后，渐渐做到都御史之职。那时陕西固原土鞑满四，

聚众作反。只因都指挥刘清、守备指挥冯杰二人剥削军兵，又逼索各土鞑贿

物，各土鞑怨恨入骨，满四因此遂纠聚数千人作反，就屯据于石城地方。刘

清领兵与战，大败亏输而走。陕西镇巡抚遣都指挥邢端、申澄率领各卫军兵

与战，只一合，满四将申澄杀于马下，邢端率领军兵逃回本阵，远近震骇。朝

廷差陕西巡抚都御史陈介、总兵宁远伯任!"#$、宁夏总兵广义伯吴琮、延绥都
御史王锐、参将胡恺，各统所部军兵会讨。宁夏兵先到，陈介、吴琮二人不等

延绥兵到，麾兵直捣石城。不期被满四先伏数支兵在于石城远处，等得宁夏

兵到，先前一队诈败佯输，诱引宁夏兵深入重地，数支兵一齐掩杀将来，众兵

劳困饥渴，大败而走，杀死数千人，贼势甚是猖獗。朝廷遣都督刘玉总兵、都

御史项忠提督军务，前来剿除满四。项忠前次曾到石城，备知形势险隘，只

有坐困一法。遂分兵七路，恐有埋伏，一路斫削草木，烧之而进，使贼人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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伏兵，渐渐逼近贼巢，团团围住，先锋伏羌伯毛忠奋勇当先，登山仰攻，不期

被贼人当头飞下一个炮石而死。众军心慌，一齐退后。项忠就马上把一个

当先退后的千户斩首示众，众军方才扎得脚住。满四见官军退后，正欲乘机

追杀，见官军一齐扎住，号令严明，便不敢追杀过来。远近闻得毛忠战死，人

心汹汹。兵部尚书道：“满四骁勇，今屡次战胜，倘与北虏连兵，则关、陕危

矣。”遂交章请益兵赴援。朝廷遂遣抚宁侯朱勇领京兵四万前往助战。抚

宁侯遂奏定赏格：如生擒贼首一人，与世袭指挥使，赏银五百两，数人共擒得

者，赏亦如之。

不说朝廷要再差援兵救应，再说项忠备知贼巢只靠此一股泉水救命，必

有重兵防守，遂差一支兵摇旗擂鼓，虚张声势，前来搦战!；却另拨一支精兵

伏于泉水左侧，待守水口贼人出战，就着这支精兵夺他水口。那守水口贼人

听得战鼓齐鸣，一齐杀出，官兵略战数合，便弃甲而逃，贼人渐渐追远，追之

不及，回归水口，早被官兵大队占住水口。贼人奋勇厮杀，怎当得项忠自领

一队劲兵而来，势如风雨，贼人四散奔走，生擒活捉者不计其数，余贼逃回石

城山。项忠直逼贼巢，围得铁桶相似。满四见官军夺了水口，自觉心慌，几

番奋勇杀下山来要夺水口，怎当得项忠亲自披着甲胄立于矢石之下，那矢石

如雨点般射将下来，项忠身自督战，再不退步。露宿六十余日，先后共战二

十余阵，自叹道：“奉命讨贼，久无成功，死所甘心。”众军见项忠如此，人人

鼓勇，个个争先。

不说项忠在此与满四苦死厮战，且说朝廷差使臣来问项忠道：“事体何

如？”项忠备细奏上一本。朝廷还不知胜负如何，命司礼监怀恩、许安、黄赐

三人到阁下召兵部尚书计议道：“京军决然要去救援。”内阁彭时是正统十

三年状元，甚有见识，同商辂一齐道：“前日贼若四出攻劫，诚可骇惧。今入

山自保，我军围守甚固，不一两月必然困穷成擒。况项忠自土木归来之后，

曾经石城山过，地理熟识，与他人悬断者不同。今观其奏疏，情理曲折，如指

诸掌，定有成算，京军何用再行？”兵部尚书因商辂不听他言，忿忿的道：“项

忠若败，必斩一、二人，然后发兵去救。”众官都不信商辂二人之言，恐未免

有失。果然项忠一连围困了三月，水草都尽，人马饥饿而死者不计其数。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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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有个杨虎!"#$，骁勇有谋，是满四的谋主，见势头有些决撒，私走下山，到军
门投降。项忠便极意招安，就解身上金钩为赠。杨虎!"#$感恩图报，项忠教他
擒满四来献。杨虎!"#$领命而去，果然诱满四出战。次日，项忠领兵当先，伏
兵东山口，杨虎!"#$从贼巢中反杀起来，生擒满四，余党溃散，斩首七千余级，
俘获者不计其数。将满四献俘处死，文武百官方服商辂见识之高。果是：

! ! ! ! 运筹帷屋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
话说成化爷的嫡母慈懿太后钱氏崩了，那时生母太后在上，不欲将钱太

后与正统爷合葬，遂命司礼监传旨，命大臣另议葬所。众臣都不敢发言，独

商辂与彭时两个开口道：“此是一定之礼，无可别议。梓宫当合葬裕陵，神

主当!"#%庙&。”内监夏时道：“钱太娘娘无子，又有疾病，怎生好入山陵？只该
另葬为是。”商辂、彭时两个齐声道：“太后母仪天下近三十年，为臣子者岂

宜另议葬所。况且此事关系非小，一或乖礼，何以示天下后世乎？”夏时大

声道：“你们休得固执，此是太娘娘主意，怎敢抗违？”两个又道：“虽是太后

主意，臣子自当力争，不可使上有失德。”夏时又大声发话道：“你们抗违，只

怕明日体面不好，休得懊悔！”说罢，忿忿而进，众官都各面面失色，商辂二

人道：“明日不可畏惧，断要力争。”次日，成化爷御文华殿，召内阁各官面谕

道：“慈懿太后当如何？”彭时对道：“只合依正礼行，庶全圣孝。”成化爷道：

“朕岂不知依正礼行是好，但与太后有碍，故令尔等合议，务要处得合宜。”

商辂对道：“外议汹汹，若不合葬，则人心不服，且于圣德有损。虽圣母有

言，亦不可从也。”成化爷半日不言语，良久方道：“合葬固是孝，若因此失圣

母之心，亦岂得为孝乎？”商辂二人都道：“皇上大孝，当以先帝之心为心。

昔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终如一，今若安厝于左而虚其右以待后来，而两全其美

矣。”后来者，指太后也。成化爷虽未应允，而玉色甚和，绝无怒容。二人又

道：“臣等意未尽，欲具本言之，乞皇上再三申劝圣母，以终大事。”成化爷把

头略点了一点。这日晚间，商辂二人具奏备言：“!"#%葬’!"#%庙，所以体先皇笃
夫妇之懿，昭今上全子母之情，断不可有异议。”又谓：“夫有出妻之礼，子无

弃母之道，此事关系纲常，不可有失，贻万世讥议。”辞极恳切。成化爷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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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，仍欲别寻葬地。商辂遂同彭时并礼部尚书姚夔，率领百官伏文华门，号

哭不起，声闻于内。成化爷方才感动，太后亦悟，即传旨宣谕道：

! ! 卿等昨者会议，大行慈懿皇太后合!"#$陵庙，固朕素志。但圣母有
碍，事有相妨，未即俞允%。

朕心终不自安，再三据礼祈请，圣慈开谕，特赐允诺。卿等其如

前议施行，勿有所疑。故谕。

商辂、彭时与各官遂呼万岁而退。看官，你道这一件大礼，若不是二位状元

宛转力争，可不是陷君父于有过之地么？有诗为证：

朝廷大礼事非轻，慈懿娘娘合葬成。

全赖大臣调护力，方知圣主藉贤卿。

成化爷欲建玉皇祠于宫中，商辂又力言其非礼，再三劝戒，因而遂止。

时万贵妃有宠。弘治爷是纪贵妃所生。纪贵妃怀孕之时，万贵妃得知

大怒，将纪贵妃百般凌虐，百般下药，要打堕身孕。谁知弘治爷是个圣主，当

有十八年天下，自有鬼神呵护，就像生铁铸母腹中的，怎生打堕得下？成化

爷知万贵妃妒忌，只得托言纪贵妃有病，出居安乐堂，假说纪贵妃生了痞块，

并非身孕，瞒过了万贵妃。一壁厢却暗暗叫门官照管，遂生下弘治爷。纪贵

妃乳少，内监张敏使女侍以粉饵哺之，百般保护。后来万贵妃生了一子，立

为皇太子，未及一年，患痘而死。万贵妃后来亦竟无身孕。那时弘治爷年长

六岁，张敏因厚结万贵妃王宫内监段英，乘机转说，万贵妃大惊道：“怎生不

早教我知道？”遂具服进贺，厚赐纪贵妃，择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宫，次日迁纪

贵妃于永寿宫。中外各官一喜一惧，喜的是立太子，惧的是尚有不可知之

事，要请皇太子与纪贵妃同处，才脱虎口；又恐反因此激变，事在两难。商辂

因独对奏上道：

! ! 皇子聪明岐嶷，国本攸系，天下归心。重以昭德宫贵妃抚育保
护，恩逾己出；百官万民皆谓贵妃贤哲，近代无比，此诚宗社无疆之福

也。但外议皆谓皇子之母因病别居，久不得见，揆&之人情事体，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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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未顺。伏望敕令就近居住，皇子仍令贵妃抚育，俾朝夕之间，便于

接见。庶得遂母子之至情，惬朝野之公论。

商辂这一本奏进，遂立为皇太子，方保无虞。有诗为证：

我朝弘治圣明君，谁是携持保抱群？

内臣张敏外商辂，国本无亏天下闻。

后来纪贵妃薨了，商辂又引宋仁宗之母李宸妃故事，遂殡殓都如皇后之礼。

十三年，升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。那时汪直新坐西厂，威势汹汹权同人

主，害人无数，满朝文武百官畏之如虎。巡边之时，都御史尽戎装披挂，直至

二、三百里之外迎接，望尘跪伏，等候马过，方才走起。若驻馆驿之中，便换

小帽一撒，趋走唯喏叩头，无异奴婢。所以当时有谣道：“都宪叩头如捣蒜，

侍郎扯腿似烧葱。”商辂遂奏汪直十罪，并奏百户韦瑛、王英道：

! ! 陛下委听断于汪直之一人。而汪直者，转寄耳目于群小。汪直
之失，虽未为甚，而韦瑛、王英同恶相济，擅作威福。官校捉拿职官，

事皆出于风闻，暮夜搜简，无有驾帖!；或将命妇剥去衣服，用刑辱

打，被害之家，有同抄扎"。人心汹汹，各怀疑畏。如兵部尚书项忠

当早期鼓响伺候之时，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门下呼叫项忠不得入朝。

朝罢，被校尉拥逼而去。其欺凌大臣如此。使大小臣工各不安于其

位，商贾不安于市，行旅不安于途，庶民不安于业，太平之世，岂宜有

此腹心之患？

成化爷看了这本大怒道：“用一内臣，怎生便系国家安危？”命司礼监怀恩传

旨责问。商辂正色答道：“朝臣无大小，有罪都该请旨收问。他敢擅抄扎三

品以上京官。大同、宣府是京师北门，守备不可一日缺，他敢一日擅自擒械

数人。南京根本重地，留守大臣他敢擅自收捕。诸近侍他敢擅自改易。此

人不去，国家安乎危乎？”那怀恩是个大圣大贤之臣，知汪直倚势作威，害人

无数，遂将此言密密禀与成化爷。成化爷大悟，即将韦瑛、王英充军，汪直革

职到于南京而去。从此朝野肃清，天下太平，商辂、怀恩二臣之力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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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怀恩果系大圣大贤之臣，千古罕见，妙处不能尽述。当时成化爷宠着

一个僧人，名为继晓，通于药术。成化爷试其术有应效，遂赐予无算，恩宠无

比。成化爷尝以手抚其肩，继晓即袖御手于衣袷间，见客止用一手为礼，因

此恃恩放肆，无恶不作。忠臣刑部主事林俊要斩继晓，奏妖僧继晓猥挟邪

术，惑乱圣聪。成化爷大怒，下林俊于狱中，要将杀死。怀恩叩首诤道：“自

古未闻有杀谏官者。我洪武爷、永乐爷时大开言路，故底盛治。今欲杀谏

臣，将失百官心，将失天下心，臣不敢奉诏。”成化爷大怒道：“汝与林俊合谋

讪我，不然安知宫中之事？”说罢，便将御砚掷将过去，怀恩以首承砚不中。

成化爷又将御几推仆于地，怀恩脱帽解带，伏地号泣道：“臣不能事陛下

矣。”成化爷命扶出东华门。怀恩叫人对镇抚司典诏狱的道：“你们合谋倾

害林俊，林俊若死了，你们亦不能独生！”遂径归卧家中，道“中风矣”，不复

起视事。成化爷心知其忠，命太医救治，不时遣人看视，林俊方得不死。后

林俊做到兵部尚书，剿平流贼有功，为当代名臣，皆怀恩力救之所致也。其

爱护忠臣不顾性命如此。

后又有个章瑾，以宝石贡进，谋为锦衣卫镇抚，命怀恩传旨。怀恩道：

“镇抚掌天下之狱，武臣之极选也。奈何以货得之？”成化爷怒道：“汝违我

命乎？”怀恩道：“非敢违命，恐违法也。”成化爷只得命他人传之。怀恩私自

说道：“如外廷有人谏诤，吾言尚可行也。”那时俞子俊为兵部尚书，怀恩对

他道：“汝当执奏，我从中赞之。”俞谢不敢。怀恩浩然叹息道：“我固知外廷

之无人也。”其刚正守法如此。

时都御史王恕，屡屡上疏论事，言甚切直，不怕生死。怀恩叹道：“天下

忠义，斯人而已。”怀恩亦知商辂是个铁铮铮不怕死的好汉，遂深相敬重，朝

廷大事，每每相计而行。凡所做的事，都是有利于朝廷、有益于生民之事。

真“宫中府中，合为一体”也。商辂后加少保，驰驿!而回，在林下逍遥共十

余年，活至七十三岁，无疾而终。后赠太傅。我朝贤相，称商辂为第一，其余

都不能及。他在朝廷，笔下并不曾妄杀一人，所以子孙繁盛，亦是阴德之报。

在朝唯与于谦、项忠、彭时、姚夔、林俊、王恕、金英、兴安、怀恩、张敏数人相

好，盖忠臣识忠臣、好汉识好汉也。他儿子名良臣，做翰林侍讲。商辂生平：

!"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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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驰驿———驾乘驿马，兼程疾行。



二十二岁中解元，三十二岁中会元、状元，三十四岁以修撰入阁，四十一岁卸

兵部侍郎而回。回来十年，五十岁又入阁，六十岁做了少保而回。在内阁共

十八年，回来又享了十余年清福而死，道德闻望，一时并著，岂不是一代伟

人！史官有诗赞道：

大节纯忠是许观，三元端不负三元。

三元更有商文毅，一代芳名万古刊。

!"#

商文毅决胜擒满四



第十九卷! 侠女散财殉节

! ! ! ! 送暖偷寒起祸胎，坏家端的是奴才。
请看当日红娘事，却把莺莺哄得来。

这首诗是说坏法丫鬟之作。人家妇女不守闺门，多是丫鬟哄诱而成。

这是人家最要防闲的了。又有粗使梅香亦为可笑，曾有诗道：

两脚鏖糟!拖破鞋，"#$%乖像甚细娘家？
手中托饭沿街吃，背上驮拿着处挨。

间壁借盐常讨碟，对门兜火不带柴。

除灰换粪常拖拽，扯住油瓶撮撮筛。

这首诗是嘲人家鏖糟丫鬟之作，乃是常熟顾成章俚语，都用吴音凑合而

成，句句形容酷笑。看官，你道人家这些丫鬟使女，不过是抹桌扫地、烧火添

汤、叠被铺床，就是精致的，在妆台旁服事梳头洗面、弄粉调朱、贴翠拈花、打

点绣床针线、烧香薰被、剪烛薰煤、收拾衣服、挂起帘钩，免不得像《牡丹亭

记》道：“鸡眼睛用嘴儿挑，马子儿随鼻儿倒”，这不十分凑趣的事，也时常要

做一做。还有无廉耻丫鬟，像《琵琶记》上惜春姐道：“难守绣房中清冷无

人，别寻一个佳偶。要去烧火凳上、壁角落里偷闲养汉，做那不长进之事，或

是私期逃走。”曾有刘禹锡《诮失婢》诗为证：

把镜朝犹在，添香夜不归。

鸳鸯拂瓦去，鹦鹉透笼飞。

不逐张公子，即随刘武威。

新知正相乐，从此脱青衣。

话说宋时有个陆伯麟，其侧室生下一子，那侧室原是丫鬟出身。因是正

妻无子，陆伯麟欢喜非常，做三朝弥月，好生热闹。他一个相好的朋友陆象

翁戏做一首启&以贺道：

!"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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鏖糟———脏，不干净。

启———旧时一种文体，较简短的书信。



! ! 犯帘前禁，寻灶下盟。玉虽种于蓝田，珠将还于合浦!。移夜半
鹭鸶之步，几度惊惶；得天上麒麟之儿，这回喝采。既可续诗书礼乐

之脉，深嗅得油盐酱醋之香。

看官，你道这首启，岂不做得甚妙！临了这句“深嗅得油盐酱醋之香”，

却出于苏东坡先生《咏婢》谑词，有“揭起裙儿，一阵油盐酱醋香”之句。苏

东坡之巧于嘲笑如此。在下要说一回侠女散财殉节的故事，千古所无，所以

先把丫鬟这些好笑的说起。从来道三绺梳头，两截穿衣，大家妇人女子，尚

且无远大之识，何况这些粗使梅香，他晓得什么道理、什么节侠？从古来读

书通文理之人尚且不多几个，你只看《西厢记》，那红娘不过硬调文袋，牵枝

带叶说得几句，怎如得汉时郑康成家的女婢。那郑康成风流冠世，家中女婢

都教他读书识字。一日，郑康成怒一个丫鬟，把他曳去跪在泥中，又有一个

丫鬟走来见了，就把《诗经》一句取笑道：“胡为乎泥中？”这个跪的丫鬟也回

他《诗经》一句道：“薄言往诉。逢彼之怒。”这两个丫鬟将《诗经》一问一答，

这也是个风流妙事了，却不比得晋中书令王珉之婢谢芳姿。那谢芳姿是王

珉嫂嫂身边丫鬟，王珉偷了这谢芳姿，与他情好甚笃。嫂嫂得知此事，将这

谢芳姿日日鞭挞，打得谢芳姿痛苦难当，罚他蓬头垢面，不容他修饰。这谢

芳姿虽不修饰，那天生的玉容花貌并不改变，且素性长于诗歌，出口便成。

王珉见这谢芳姿吃苦，甚是心酸。一日手中持着白团扇一把，就要谢芳姿作

白团扇歌，谢芳姿随口作歌以赠道：

团扇复团扇，许持自障面。

憔悴无复理，羞与郎相见！

你看这谢芳姿出口成章，写出胸中之意，可不是千秋绝少的女子、天上瑞气

所钟，生将出来，怎敢与粗使梅香一般看待？须要另眼相看，方不负上天生

彼之意。所以元朝关汉卿才子曾续《北西厢》四出，他当时曾见人家一个出

色聪明女子，做了从嫁女婢，关汉卿再三叹息道：“这样一个聪明女子，做了

从嫁女婢，就如一个才子，屈做了人家小厮一般，岂不是有天没日头之事？”

意甚不舍，戏作一小令道：

! ! "#$%鸦脸霞，屈杀了将陪嫁，规模全似大人家，不在红娘下。巧笑

!!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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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合浦———郡名（今广东）。海中产珠，称合浦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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